
C让孩子成人比成才更重要
《亲爱的女儿》出版后，阮梅去

了很多学校和学生做交流。“有个

女孩子，抱着我就哭了，她说她本

来很恨自己的母亲，看了三分之一

后就决定和母亲和解了。”

也有男孩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

“我在里面讲到了青少年轻生的问

题，有一个男孩跟我说，他读初中

时学校有两个同学自杀了，高中时

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同学跳下高楼，

这让他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厚重的

阴影。”男孩感叹，如果能早点看

到这本书，他的身边会少很多伤害，

多很多快乐。

在与这么多青少年交流的过程

中，阮梅坚定地认为，让孩子感到

快乐才是成长的第一要义。

“对学校、国家来说，一个青少

年是几千分之一、几亿分之一，但

对家庭来说，一个孩子就是全部。”

阮梅说，相较成才，让孩子成人更

加重要。“平时家长要多关注孩子的

情绪，告诉他们有什么不能解决的

事情，家长都会帮你解决，让他们

拥有乐观、包容、良好的品德。”

她表示，家长们要给与孩子最

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更多的陪伴，“带

着孩子去游历，去做社会实践，去

接触大自然，这样可以消减他们的

压力。”

“和孩子一起阅读也是消减压

力的方法之一。除了我写的《向着

光亮成长》、《亲爱的女儿》，我还

推荐几本非常适合亲子共读的优秀

儿童文学作品，比如《人鸦》、《夏

洛的网》、《一百条裙子》，都能让人

受益匪浅。”

如今的阮梅还担任湖南文理学

院文学院副院长，工作忙碌，但她

仍旧在儿童文学创作上笔耕不辍，

除了文字，她还打算给自己的书画

插画。“我本来就是学美术的，中

途去当了作家，现在想把画画这个

技能捡起来。希望以更丰富的形式

创作出更多让孩子感到快乐的儿童

文学作品。 在我看来，让孩子开心

才是最重要的。”

B从报告文学到儿童文学
多年的走访调查，让阮梅对少年儿童群

体的了解更加理性与透彻，也为她之后从事

感性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生活体验。

2007 年 4 月，阮梅到鲁迅文学院参加“第

六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学习。这个

班是全国首个儿童文学作家班，录取的大多

是在全国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儿童文学作家。

虽然当时的阮梅还没有走上儿童文学创作之

路，但因为她之前的写作主题引起了各界的

广泛关注，“所以很幸运地参加了。” 

也许是受学习氛围的影响，在鲁迅文学院

学习期间，阮梅即兴写了几首小诗，投给了《儿

童文学》。“半个月后，我竟然收到了《儿童文学》

主编徐德霞老师亲自回复的邮件。”时隔多年，

阮梅回忆起这封邮件时仍然难掩激动，“他告

诉我，我是用母亲的角度在写童诗，这在儿

童文学作家当中是很少见的。”正是这封邮件，

阮梅打开了另一扇走向儿童文学的大门。

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四十多天里，阮梅

先后写了二十多首童诗，后来相继发表在《快

乐语文》、《少年儿童文学》、《中国中学生报》、

《儿童文学》等报刊上。其中，《母亲的眼神》

后来当选为“‘2008’十首魅力诗歌”之一，

也进入了很多种儿童文学选本。2016 年，阮

梅的散文《空心的竹子会唱歌》获得“冰心儿

童文学新作奖大奖”。

“这应该是儿童文学送给我的见面礼了。”

阮梅说。 

阮梅告诉记者，接触儿童文学之后她才

意识到，也许一篇直接写给孩子的小美文，

比一部写给大人看的报告文学更能通往少年

儿童的内心。

《亲爱的女儿》就这样诞生了。在这本书

里，阮梅写了 17 封给女儿的信。她回忆自己

童年的棉质裙子，写起那些曾走访过的孩子，

直面自己的内心。她以她自己的故事告诉孩

子，在遭遇焦虑、抑郁、校园欺凌等各种问

题时该怎么做，还聊了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差

距、学业与理想的距离、爱情与婚姻的畅想、

疾病与健康的疑虑等等人生话题。

她在书里的《后记》写道 ：“时代不同，

但成长的疼痛、成长的期待是相同的。这本

书里的每一篇，都有我少年成长历程里不可

忘却的疼痛记忆。”也许正因为这样细腻体验，

阮梅的女儿第一时间读到母亲这本书时，才

会忍不住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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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了解孩子？谁最能牵引孩子的目光？谁能真正跟孩子做朋友？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不止一个，但有一个必不可少：儿童
文学作家。中国家长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苦恼：如何让孩子远离电脑和游戏，爱上书本和阅读 ? 中国家长还有一个共同的习惯：
盲目相信各种所谓的儿童问题专家，在众说纷纭中纠结徘徊。其实，你的苦恼也许只需一本优秀的童话就化解了，你的迷惘可
能从认识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时就开始慢慢释然。现在，机会来了，我们推出了“湖南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专访”系列。他们，会
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怎样从阅读开始重新贴近孩子、认知孩子、引导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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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专访之六——阮梅

一个陌生女孩的来信催生了一个女作家

扫一扫，更多精彩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
洁 供图：受访者

这本专门给孩子看的书叫
做《亲爱的女儿》，阮梅的女儿
收到她的这本著作时，已经是
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也是湖
南一所大学的音乐老师。阮梅
怎么也没想到，女儿读到这本
书时当时就哭了，“她说妈妈小
时候没能回答她的问题，这本
书里都有了答案”。为此，女儿
特地买了三十本书，送给她班
上的学生。

 对儿童文学作家阮梅来说，
这无疑就是一个最大的安慰与
骄傲。然而，有些读者也许并
不知晓，早年的阮梅曾是一个
写报告文学的十分理性的作家。
让人惊讶的是，无论是此前写
报告文学，还是后来写儿童文
学，阮梅的“成绩单”上似乎
永远写着优秀二字。

从事报告文学创作时，她
先后出版了《世纪之痛：中国
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拿什么
来爱你，我的孩子：当代未成
年人心理危机调查》、《汶川记
忆：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
示录》、《天使有泪》、《罪童泪》
等 8 部作品，很多文章入选多
省中考模拟试题、多省中小学
生语文辅助读本以及《新华文
摘》等 100 多个重要选本，并
获得第十一届湖南省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写儿童文学时，阮梅又先
后获得了冰心儿童文学奖、第
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第四届
全国十大魅力诗人奖、第四届
北京文学奖……

显然，阮梅的创作生涯始
终没有离开过“儿童”与“少年”，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的驱使，又
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10 月 28
日，岳阳市华容县文联主席阮
梅跟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谈起了
她与儿童文学的不解之缘。

A一封信带来的使命感
“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关注青少年的成长

状况和心理健康，是因为一封信”。阮梅

说，她当时正在《华容报》担任副社长，报

纸上开设了一个名为周末聊天室的专栏，专

门以书信的形式跟学生读者交流。2003 年，

跟很多县级地方报纸一样，《华容报》也被

撤销了。收拾东西离开报社的时候，阮梅在

众多资料里发现了一封与众不同的信。

 阮梅记得，信封的反面用红笔画了两

个大大的叉，她打开信，对方称呼她为“梅

老师”，说自己晚上常常梦见蛇，经常失眠，

学校和家庭的压力让她喘不过气。信的末

尾，来信的小姑娘写下了无数个“救我”。

这封信让阮梅心惊肉跳，难道现在的

孩子要面临着如此大的压力吗？

 顺藤摸瓜，她找到了女孩的学校和班

级，但那时，女孩已经因精神疾病被家长

送去医院治疗了。她终究没能见上女孩一面。

 这事对阮梅影响非常大，此后她决定，

要用业余时间从事少年儿童特别是留守儿

童的走访调查。她希望能通过调查，让更

多人来关注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我自己

也是一个母亲，我希望能为这些孩子们做

点事。”

 “留守儿童的父母都不在身边，他们

有的因无人监管意外死亡，有的遭受意外

终身残疾，有的早早辍学流浪度日，有的

变成了罪犯的帮凶。”阮梅回忆，当下周边

的一些走访调查经历就让她感到触目惊心，

于是，她决心写一本关于农村少年儿童现状

的报告文学。但她并不想局限于小小县城，

她希望能到更多地方去，了解更多少年儿

童的成长情况。

 但此时的《华容报》已被撤销了，丈

夫所在的棉麻公司也面临改制，女儿又刚

刚考上大学。夫妻两人都没了固定工资，生

活费加上女儿的学费就够让他们伤脑筋了，

哪来钱继续走访调查呢？

 “文学也需要有使命感。”纠结许久，

阮梅还是毅然决定要去走访调查。她贷款

借来孩子的学费，又找弟弟借了路费，开

始了为期五年的走访调查。

她去了全国六个重点打工省份，走访农

村留守儿童；她去了康复医院、精神病院、

少管所、看守所，与青年少面对面交流；

她深入汶川地震灾区，采访了经历灾难的

师生。在这三次大型走访调查过程中，阮

梅面临着经济拮据、交通不便、方言障碍

等问题，“有好几次都差点崩溃了。”所幸，

最后她坚持下来了。

五年过程中，阮梅先后接触少年儿童

6000 多人，教师、家长 600 多人，出版了

系列作品《天使有泪》、《世纪之痛》、《汶

川记忆：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和

《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受到了媒体

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国内心理学界、教育

界等社会各界的普通重视，《世纪之痛》还

成为国内百家高校及国外多家国家图书馆

的馆藏图书，进一步了推动社会各界对农

村留守儿童的关注。

阮梅去了很多学校和学生做交流。


